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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门沟是云架山下一个小山沟。
这是一条狭长幽深的山沟，两岸山坡

上是古老原始的森林，郁郁葱葱，古木苍
茫。一条小河常年四季在人家门前哗哗
哗地流淌，一路小溪花覆水，河两岸野草
葳蕤野花绽放，山中溪水在青石板上一
路溅起晶莹的水花，水雾氤氲，山岚弥
漫，人在山中走，有一种腾云驾雾飘飘欲
仙的感觉。

水花四溅，惹得幽深的森林深处有时
候会跑出一只鹿来，这是一只年轻的鹿，它
快捷地从山上跑下来，嘴巴伸进清凉的水
中吸吮着，头上的鹿角轻轻地晃动着，这里
的水好甜呀，它想告诉它的同伴口渴了就
来这里饮水。

有时候也许会飞来一只羽毛斑斓的野
鸡，它喝一口水，仰起头摇摆着，身上的羽
毛也跟着抖动。

山里面的飞禽走兽多的是，各种叫不
上名字的鸟儿，一到早晨，天光清明，树
林里百鸟鸣啭，鸟语欢歌。锦鸡、野麻雀
是鸟中美女，锦鸡常常三五成群在林中

飞来飞去，人一走近，轰地散开。野麻雀
拖着长长的尾巴，就像张艺谋大片中那
些优雅华贵的公主曳着长裙在缓缓漫
步。更多的是喜鹊、乌鸦、麻雀，它们成
群地飞过，一边飞一边鸣叫，鸟声热烈欢
噪。喜鹊的叫声欢快，山地里干活的人
听见它叫，心里默念着，莫不是今日女子
女婿要来，我赶紧把这块苞谷地里草锄
完，回家和死老婆子给娃娃们弄好吃好
喝的。要是听见乌鸦啊啊啊从面前飞
过，农人呸的一下，吐出一口唾沫，骂一
声，你个丧门星，大清早的，晦气死啦。
一到冬天，山里面空旷寂静，一只啄木鸟
翩然飞来，它长长的、锋利的嘴巴，笃笃
笃地在树上敲着，不一会儿捉出一只隐
藏在树里面的虫子。

山上多的是椴木、青冈、油松，还有
许多叫不上名的树，除过落叶树种，松
树是山中伟丈夫，一年四季，郁郁苍苍，
有的松树枝叶舒展，好像迎接远道而来
的客人。有的冠盖云集，下雨的时候，
人站在树下，就像撑开了一把巨伞。有

的枝干遒劲，历经风霜雪雨，像一个个
沧桑老人默默伫立。走进树林，脚下是
厚厚的落叶，踩上去好像听到大山的呼
吸。身旁野藤缠绕，野花娇艳，一朵朵
花儿对你微笑着，你俯下身子，听花儿
告诉你这山中的神奇，山中的快乐。林
中跋涉，累了，躺下，看树林荫翳，树梢
上是一片片蓝天。

走近山里面人家，还没到场院，一条
肥壮的狗凶凶地叫，让你心慌不已。没事
的，主人会马上出来，亲昵地责骂，真是狗
东西，没看门上来了贵客，叫什么叫，狗有
些羞愧地退到窝棚里。客人腿肚子还是
有些颤，主人走到狗面前，驱赶着狗，狗知
趣地走开了。

一进屋子，窗明几净，屋舍亮堂。山
里人给你端出一盆水，先让你洗把脸，你
正疑惑间，一条雪白的毛巾递到你手中。
洗罢脸清爽多了，也许你还在欣赏家中墙
上花花绿绿的年画，也许你还在看场院边
的木耳架，也许你还在看山坡根那只大红
公鸡正低下头捉虫子，主人喊叫着：来吆，

喝碗鸡蛋茶吧！你一愣，一看每人一碗，
碗底卧着鸡蛋。主人咯咯咯地笑着，看啥
啊，你们城里人兴喝茶，咱这儿来客了喝
这个，解渴也顶饥呢。

听说你要上山游玩，山里人哈哈哈笑
起来。我们上了一辈子山，上得够够了，你
们城里人真是没事干，放着城里宽展展的
大马路不走去登山。哦，我知道啦，这叫作
旅游，电视上说啦，要是寻不着路，我让我
那死鬼老汉子引你们上山。这咋行，耽误
你们干活呢。嗨，看你们说的啥嘛，你们能
来几回，是这，让我老汉带你们上山，一会
下来，就在我家吃饭吧。

好啊，那太麻烦您啦。山里人再一次
爽朗地笑了，说的啥嘛，我们整天在山上
钻，带你们上山，这不简单得跟一一样嘛，
他还能回来顺路给我捋一些格拉叶呢。格
拉叶你们城里人没吃过，一会下山回家带
些，我给你们说咋弄，比你们在菜市场买的
那些菜好吃多了。

农家大嫂笑起来，我们一行人也哈哈
哈笑了。

人 间 仙 境 庆 门 沟人 间 仙 境 庆 门 沟
宋瑞林宋瑞林

那天，东边刚露出鱼肚白，不到六点
吧，老杜便走下七楼，穿越几十幢积木似的
大楼，绕过移民小区的院子，叩响收破烂的
栅栏门，从收破烂的老刘手里，一块钱买回
一对大号塑料油桶，天麻明钻进公厕，盛两
半桶粪水，双手拎着，老僧练功似的奔向河
边，兑了河水浇菜。

菜 地 在 小 区 北 边 的 湿 地 里 ，毗 连
着北堤。

秦岭腹地诞生的南秦河，目中无人地
涛翻浪滚，撞上北堤强壮的防洪石牛，无可
奈何地折腰南流。河北便洇积一小块泥沙
杂草地。老杜带着家伙什，瞄准草茂泥深
处开镢。先使镰割倒茅芦枯艾箭草，拆剥
盘结缠裹的根须，敲碎撕疏土疙瘩，捡净石
块杂物，再把枯草点烧肥田。

劳作大半天，笸篮大一块菜地成形。
老杜提桶浇菜，手劲小了，水珠子顺着

桶壁濡湿了裤脚，桶屁股撅高些吧，指头粗
的水柱像野孩子不受调教似的猛踩硬撞，
菜伢子便可怜巴巴地裸露出来。真格是家
具不趁手，气死老把式。老杜沮丧地搁下
水桶，坐在堤根斜出的镰把粗的歪脖柳树
下，看着菜地发呆。

“啪”地，老杜铿锵地拍了一下膝盖：种
地得有种地的讲究！随即掏出电话，拨通
老家开四轮车收购药材的侄孙子：把爷那
些犁、铧、耙、镢头、笼担、铣、喷壶啥的都捎
下来。怕侄孙子推脱，老杜谎称文化馆非
遗收购，付大价钱哩！

老杜把旧家什偷偷聚集在歪脖子柳树
下，盖一顶塑料纸，麻绳儿系了，无聊的时
候，顺手拿起一件，擦拭着，抚摩着，回放、
咀嚼着大半辈子种地生涯的苦与乐。

一阵《英雄儿女》的歌曲拽着耳朵，老
杜不知不觉地移目楼群团绕的广场，堤沿
上七八个衣着光鲜的五六十岁的女人，吹
起萨克斯、葫芦笙，舞动彩扇，勾肩搭背、踢
脚翘首地玩造型、拍抖音。而远处，四十余
里外的老家野人沟，白云深处的土地荒着，
心里不甘；种吧，山高路远的……

十余天过罢，笸篮田里星星点点的黄

心菜破土，菠菜和茼蒿却矜持地考验着老
杜的耐心。老杜起先以为种子过期，随后
又否决了，坚信国家专卖店不会坑人。症
结许是土坷垃压住了。心想着，手动着，核
桃般大的捏至枣核般大，米粒般大，甚而至
于两手掬土，反复揉搓成泥土面儿，又探出
食指轻剜慢刨，直到发现了针尖大的嫩芽
儿才如释重负地直起身子……

自从住进新搬迁的小区三居室，老杜
便找不回往日倒头即来的瞌睡。待在屋
子里，静静地享清福哩吧，心里偏偏慌张
得不自在，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好不容
易逮住电视里播放秦腔戏，孙子娃杜岑宇
噌地捏到动画片。下棋，打牌，不会。最

要命是蹲在坐便器上拉不利落，睡在海绵
床上腰骨子疼，翻煎饼。十点多钻进被
窝，掰着指头数羊过千越万，终是找不回
往日倒头便来的瞌睡……

……
偶尔发现了湿地，开始了种地。
那天大半夜里正迷瞪着，听见电视里

说起可能降霜，便一骨碌直起身子，夹着搁
置楼梯拐角、搬家时舍不得丢弃的旧炕席，
救火似的扑向湿地，遮盖小菜苗儿……

三月桃花雪生动了湿地。老杜的菜们
破雪沐风，像一群云朵里的绿色鸟儿似的
惹人爱怜。某天，又一个东山露出鱼白的
时辰，老杜像朝九晚五定时签到的公务员
一样走进菜地时，同一幢楼的五婶和王寡
妇已经先到。五婶家的猫、王寡妇的狗们
在荒草地里汪汪汪喵喵喵地撒欢子。

她们学着老杜破土垦荒。
老杜又是指导，又是示范，像当年刚当

上生产队队长那阵似的，手脚嘎嘣嘣膨胀
着使不完的力气，一个晌午便整出两块簸
箕田。五婶点上一窝鸡娃豆角、两个土豆、
三株早苞谷。王寡妇前夫种药，她把一节
天麻沉埋沙里，上面又撒了杜仲、桔梗，说
什么种个念想……

在野人沟老家，老杜是土豆种植专业
户，他给五婶选种子，百余斤的整袋土豆倒
满脚地，刨了一顿饭的工夫，皇帝选妃子似
的总算胜出一枚，切成两瓣芽，轻轻铺上两
把有机肥，轻轻洒了少许的水，轻轻盖上搓
碎了的土。理由是：种地有种地的讲究，人

敬地一尺，地才肯还人一丈哩！
最令老杜意外的是，王恨地老汉也偷

偷入伙垦荒。他挨着老杜地沿，趁着没人
的茬口，吭哧吭哧刨出磨盘大小一团黑泥，
黑泥入侵五六寸宽的菜地，白花花的菜伢
子上压了一溜碎石，视为界石。

王恨地在自己地盘上拥了三排葱秧
儿，点了两窝儿南瓜。

老杜看见，有些哭笑不得。这老王，老
家的整块儿地，箭草漫得成了兔子窝，荒
着，夹着个唢呐，四季跑龟兹，赚红白喜事
的轻巧钱，眼目下……

老牛、老马、老朱……二十三家移民搬
迁户的老人，差不多都时不时地流连湿地，
大多数是看热闹，几个老人，围在歪脖子柳
树下，湿地上画个方框框，一边叙说显摆当
年种地时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一边玩起了

生产队那阵歇晌时常玩的狼吃娃的游戏。
放学了，一群喊叫爷爷奶奶回家吃饭

的半大小子撵到湿地，翻弄着老杜的旧农
具，好奇地问这问那，领头的小胖子径直扛
着木犁，指使小伙伴们扮牛，央求老杜教习
如何犁地耕田。老杜乐哈哈地应承着：好，
好！楸树皮脸笑成了南瓜花。

河南岸捣弄垃圾堆点蓖麻的孤老头子
迷茫地瞅着河北。

老杜在歪脖柳树上挂个空酒瓶子，时
不时当当当敲击，像生产队时期在大槐树
下敲钟开老碗会似的招呼大家。

野人沟搬迁户的老人们，每天准时相
聚湿地，看护着各自的蔬菜庄稼。

老杜的日子好不惬意，吃得美，睡得香。
下了一场雨。
当年的七月十五，几个老人不约而同

地相遇湿地。老杜脖子上挂着收音机，拎
着半瓶“红西凤”，五婶带了刚出锅的地软
包子，王寡妇拿出两盘产自老杜地里的凉
菜，三人席地而居，举杯把酒，感谢湿地给
予的恩惠。其时，身边玉米正吐红缨，豇
豆孩子似的吊着玉米穗子晃悠。鸡娃豆
角紫色的花瓣压弯了竹架，蜂子闻香采
蜜，嘤嘤嗡嗡唱着舞着，落单的蜂儿子一
不小心便被玉米穗子上觊觎已久的绿背
山雀啄食，引逗得一群凌空飞翔的花脸鸭
呱呱呱地奚落嘲笑……

老人们吃着喝着听着收音机，狗们猫
们疯张乏了，偎依着主人晒太阳，打盹儿。
收音机里先说了阵新闻，接着放起《谁不说
俺家乡好》的老歌……

突然，收音机里播放天气预报：明、后
天陕南局地有大到暴雨。老杜、五婶、王寡
妇的心顿时揪紧……

湿湿 地地
侯占良

忙碌的工作之余，偶尔翻开
朋友圈，发现父亲发的照片是老
家小院的牡丹花，大朵紫红色的
牡丹，盛开在阳光下，灿烂无比，
心情似乎一下子从郁闷中跳脱出
来，一如花儿上的阳光。

自记事起，父亲就喜欢养
花。尽管那时日子艰难，一大家
七八口人的吃喝用度都是要父亲

操心花钱的事，可父亲还是在空闲的时间里莳弄花儿。
在以前老院子，父亲栽了许多花。春天里，父亲栽下月

季、菊花、芍药、牡丹、梅花还有其他花苗，花儿见风就长，见水
就旺，见过阳光就开放。从春到夏，到秋冬，院子里一直有花
儿芳香着。每每从单位回家，父亲总在做完农活的间隙，给花
儿松松土、搭搭架。干旱缺水的日子，劳累一天的父亲也要把
水端到院子边上浇花。他常常蹲在花儿跟前，看花的神情，专
注得似乎那些花儿才是他的孩子。

在父亲单位的那间办公室里，除了床铺和生活必需品外，
也摆满了各种花盆。早上上班前搬出去晒太阳，晚上下班后
搬回来防霜冻，辛苦自不必说。在花儿次第开放的日子里，生
活再苦，工作再忙，父亲总是开心的。那时候，我很奇怪，父亲
为什么那么喜欢养花，这是村子里其他的男人没有的爱好。

后来我们姊妹们长大了，日子慢慢好起来了，父亲也退休
了。我们总希望父亲和母亲能住在城里生活得好点，可他们
不愿意，除了家里的那点薄田，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那些花
儿。一到春天，他们就回老家了。花儿该从地窖里挪出来了，
该浇水了，该翻盆了，总有干不完的活儿。

花儿不停地开着，花圃里的榆叶梅，粉色的花儿似春天
暖暖的感觉，门前的玉兰花开了，高高的树枝上站满紫色、
白色的花朵，接着海棠花红艳艳地来赶趟儿，海棠还在红，
牡丹次第开。那大得像美女的脸盘子的牡丹，让人看着都
喜庆，满院子都是一种馥郁的香味。树上的樱花也不低调，
满树的花繁密得挤不过来，风吹过，花瓣轻轻飞舞，如仙子
惊鸿。栽在瓦罐里的绣球开了，一团粉球，颜色由粉变紫，
再到绿色，就到了秋天。

父亲总爱拍些照片，把好几张花儿组合一起，晒在朋友圈
里，我们姊妹几个看见了，都高兴得很，我们知道父母亲身体
挺好的，心情也挺好。

在父亲的感染下，我也喜欢花儿了，原来那些花儿美好的
样子，总是让人心情愉悦的，让人忘却苦难和烦恼，让人充满
了希望和力量。

希望在每个日子里，父亲的花儿天天开着，也在朋友圈里
天天靓着。

父亲的花儿开了
张宏霞

这次回老家后，一直
想 攀 登 村 后 的 老 梁 头 。
老梁头是祖祖辈辈对此
山 的 称 呼 ，它 是 一 座 小
山，小到在地图上找不到
它的名字，查不到它的海
拔高度。但它在我们那
方圆几十里算是高山了，
它挺拔巍峨，高耸入云，
是我们村的福山。对于
村里老一辈人来说，一年
不 知 要 上 山 多 少 回 ，采
药、割柴、放牛、放羊……
对他们来说，登上老梁头
算不了什么，但对于我来
说就不那么容易了。长
期生活在城里，几十年间
很少跋山涉水，再加上现
在已是七十五岁的年龄
了，还是带病之身。正因
为如此，我还是想挑战一
下老梁头，检验一下自己
的体力，否则就可能再没
有这个机会和心劲了。

那天早饭后，在家人
的支持下，十点多我从村
后开始登山，十二点二十
分爬到最高峰。站在顶峰
的平台上向南远望，连绵
起伏的尖山莽岭清晰可
见，向北远眺那巍巍耸立
的秦岭山脉重重叠叠，尽
情地享受了一番一览众山
小的豪迈与激情。一个多小时后，我沿着西边的一条山脊梁
往下走。老梁头往下东西南北有好多条脊梁，延伸下去就成
了沟沟岔岔。我本来应该走中间的山梁，准备去一个叫杨坨
的地方，再从北坡下去，走马庄返回。

杨坨位于老梁头腹地一块较为平缓的地方，这里有百
余亩可耕种的凹地，过去住有五六户人家，我们村每户在
这里都分有一块地。后来由于生存条件太差，这里的人家
先后搬迁到村上去住了，地也逐年荒芜了，现在只剩下几
座摇摇欲坠的土坯房。

走着走着，我鬼使神差走到西边的一个山梁上，顺梁顶向
南走了将近一个小时，到山梁尽头，根本看不见我要去的地
方，向前是悬崖峭壁，左右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涧，来路被半
人高的蒿草荆棘所淹没，根本分不清哪儿是东、哪儿是西了。
树林下一堆堆枯枝落叶，一脚踩上去，就成了一摊摊灰了。泥
土中连一个野猪、山羊踩下的蹄窝都找不到，可见这儿还真是
一块人迹罕至的地方。空中云越来越黑，风越刮越急，昔日悦
耳的松涛这阵也变得阴阳怪气，风云间隙是死一般的静寂，脑
子一片空白，分辨不清南北了。孤单和无助随之而来，说是恐
惧有些夸张，但紧张和害怕是确确实实的，最怕的是这山雨欲
来的架势。好在当时是下午三点多，距离天黑时间还早，我靠
在一棵松树上冷静了很长时间，回过神来想，只有往老梁头方
向走，我就一定会找到回家的路。此行虽然是有惊无险，但确
实使我感受到深山迷路的恐慌和无奈。

傍晚，我回到村上。平山告诉我，小时候他爷爷告诉他那
里有“迷糊子”，就是传说中专门迷惑人的妖怪，他在杨坨住了
几十年，从没去过那地方。我弟、我叔甚是埋怨，说我一个人
根本不该去那地方，真的下暴雨了怎么办？被毒蛇、野猪咬伤
了又怎么办？想想还真是后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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